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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裡尋他千百度

驀然回首，他，仍在......

　父親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他就像是一

個巨大的身影，在年輕時，他和我幾乎形影

不離，到我年長時，他給我的巨大影響讓我

甚至不曾察覺他還一直和我在一起。還記得

那是在我還很叛逆的年齡一十八歲，那個時

候我正要考大學，雖然我們住在高雄，但是

當時的社會風氣是要讀醫科就要去台南讀，

而台南一中更好。我的父親很嚴格，特別我

又是長子，從小讀國高中的時候他都盯得很

緊，不過我們不是沒有話說的。

　小時候和爸爸常有許多在一起的機會。我

還記得，在我小的時候，爸爸都會在清晨一

早把我叫起來打珠算，早上他去散步，我則

在家裡讀書。因為父親是在醫院的行政部門

上班，所以小的時候我就接觸到他的一些醫

界的朋友......。另外，像我很喜歡打乒乓

球也是受到父親的影響，我很會打，可是我

都打輸他，等到我更會打的時候，他已經往

生了。

　我父親一直給我很健康的感覺，他是會在

冬天洗冷水澡的人。那一年，正好是我大學

我學會面對最絕望的時刻
◆	口述、照片提供/李啟誠、呂選茵		整理/賴睿伶

【從脆弱性到同理心的李啟誠醫師】

  這一兩年我才體會到，我願意放棄所有事業，讓我父親回來，我和他的緣分如此的短，

只有十八年...。夢見父親的感覺，很喜悅、很悲傷、很可惜！

  我在民國八十三年來到花蓮，在來到花蓮以後，我還是會夢到爸爸，夢中的樣子，就好

像他還活著、感覺還相聚在一起，就像以往一樣，一直到我醒來我才知道...原來，這只是

一場夢。

一臉聰穎的李啟誠，從小便是父親期望且驕傲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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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考的時候，考上台南一中前，每次大考，

我的爸爸都會到考場陪考，但是那一年大學

聯考，父親沒有來，變成我媽媽來，那時我

心中覺得奇怪，但也沒有深思，雖然有媽媽

陪我，但我卻感受到，原來和父親陪我的感

覺不一樣。

　爸爸發病那一年，我剛考上大學，雖然

是醫學系但是其實我對醫學完全不懂，我陪

父親到林口長庚檢查，才知道已經是肝癌末

期了，當時的我，只知道西醫沒有藥救了，

只好陸陸續續讓他吃了些中藥，從確定罹患

肝癌到往生，只有半年的時間，然而這半年

來，我一直沒有什麼心理準備。

　那是晚上，父親的病情比較穩定，我去

台南去和女朋友見面，那只不過是一個有點

愛慕的女孩，但是就是在那個晚上我得知父

親快要不行的噩耗，我趕回去時卻跑錯了地

方，他們已經回家，當我回到高雄、看到父

親的時候，他已經離開了，那時懵懂的我，

心中卻有種很深的遺憾。父親過世的十年

後，我還會在夢中夢到父親，還會哭。

　我到現在還會在夢中夢到爸爸很健康的

樣子，夢中的我醒來發覺那只是一場夢，

而我真的醒來的時候，臉上是冰冷的淚水

......。爸爸離開之後，我才知道爸爸的用

心。

　現在回想起來，我總是記得他騎著摩托車

帶我去風景區的樣子，他在風景區四處走走

看看，我則是在涼亭看書，四獸山...很多

地方，他都帶我去過，他不希望我只有讀書

沒有和大自然接觸。

　我以為一切都過去了，但其實沒有，當我

有小孩之後，那種很深刻的感覺又會出現，

我才知道，原來這件事一直沒有過去，特別

是遇到挫折的時候，我會覺得特別孤單，就

像是失怙的感覺，雖然我有母親、我有好朋

友。但下雨天吧，會回到像孩子一樣，那種

感覺又向我襲來。

　現在我看著孩子打算盤，想起那時候爸

爸要我打算盤，爸爸給我的那把算盤我留了

三十四年。

　我父親一直主導著我的路，雖然那時候我

對文組有興趣，但不算有才華。大一我原本

想轉系，讀師範、當老師，因為我一年級的

成績很不好，我常翹課。     

和人骨共眠的時光

對醫學暨愛且懼　

剛考上醫學系後，最討厭解剖學，每次解剖

的時候，我總是別過頭、看著書，不敢看那

因為父親往生，開啟了李啟誠(後排中)對死亡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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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屍體。我的個性是膽小的，小時後我就怕

黑、怕鬼，讀了醫學系讓我更不適應。解

剖學課程修習還是得面對，面臨學期末要考

試時是最可怕的時候，同學們搶著人骨頭，

大家都帶一份骨頭回家練習背誦。有一天，

頭骨輪到了我這裡，其實我是好不容易搶來

的，如果這一科要及格，就非得這樣做。那

天晚上我在宿舍，躺在床上背誦著每一個關

鍵的位置，背著背著我竟然睡著了，我做了

一個夢：

　那是一個漆黑的夜晚，我和幾個朋友外

出走在路上，不知怎麼地經過了好多個墳

墓，突然間，我看到有個墳墓露出白白的一

塊，我突然變得很驚喜、很亢奮，我撲上墳

墓，用我的雙手不斷地挖呀挖呀，想把屍體

挖出來，用力一拿，我拿到了一個頭顱，夢

裡的我大叫了起來，嚇醒的我也在叫喊中醒

來，一睜眼，就看到那頭骨就在我視線正前

方的書桌上面對著我....。

　我討厭醫學的狀況，一直到高年級到醫院

接觸到病人之後，我才開始逐漸對學醫有興

趣。

患者被病痛折磨

當時茫然無所措

 我是在台北馬偕實習，會走腫瘤科是因為

有兩個病人影響了我，其中一個是鼻咽癌的

富翁，中年人、五十來歲，戴了個大鑽戒，

癌症末期的他很瘦弱，乾枯的指節更顯得他

鑽戒之大。我記得他拉著主治醫師的手對他

說，「如果你把我的病治好，我就把我的財

產一半給你...」，當時的我在想，真的要

用這麼多錢去換取生命嗎？主治醫師雖然安

慰著他，但其實我們都知道，已經沒有任何

的辦法。

　另外，是一個五專的女孩，十七、八歲、

正是漂亮的年紀，腳上長了肉瘤，截肢已經

截兩次了，而且肉瘤已經到肺部，因此她只

能趴著睡。她的父母離異，只有外婆和舅舅

在照顧她，舅舅對她的照顧是非常好的。當

時的我，因為有了要走這一科的打算，因此

我也特別常去看她。由於那個年代沒有安寧

療護，她到最後快要往生時，護理人員只能

把她推到護理站旁邊的房間等死，但是她卻

沒有走，到了那裡，她又待了好幾天。

　在那裡的日子是很難熬的，她不斷吐血，

對李啟誠與弟弟妹妹來說，與父親共遊的回憶永難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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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床邊有個桶子讓她裝吐出的血，當

她缺氧時，她的嘴唇發白發紫，眼看就要厥

過去了，但又回了過來，這樣的日子是很痛

苦的。幾天過去了，病痛的折磨讓她完全變

了人，她開始咒罵一切，罵她的爸爸、甚至

於是照顧她的舅舅和外婆，只要她醒著就是

不停的咒罵，她讓一切變的像在地獄一樣，

她在地獄裡，我們陪伴她的人也在地獄裡，

我看過她的眼神，完全不像她，摔來摔去，

之前的她是很堅強的，病苦的折磨讓她像被

惡魔附了身一樣，就像電影大法師的情節，

她的哭喊聲迴蕩在護理站和走廊。她一直詛

咒，直到她死亡。

　在這一段陪伴她走到死亡的路程，我才

發現，原來我沒有辦法「處理」死亡這個課

題，她死後，我一直做惡夢，夢到地獄，我

這才了解到生命原來會這麼痛，原來死亡不

是這麼容易，只要給她一點氧氣，帶著氧氣

罩，生命力就可以如此堅韌。

　腫瘤科本來就是會常常面對死亡的，如果

是會好的腫瘤，已經在外科割除掉，送到我

們這裡，往往都是已經接近沒有辦法的。

在這裡逐漸學會

面對絕望的病人

　當我確定走腫瘤科之後，我對肝癌還是很

敏感，因為治療機會不大，只能割除腫瘤，

而如果要肝臟移植，條件又很高，就算移植

也常見到半年內又復發的情形。

　肝癌的情形是，一開始雖然已經發病但一

切看來都很好，但殊不知癌細胞已經一步步

消耗著，特別是好發在四十幾歲的中年人身

上，每次我在門診看到四十幾歲罹患肝癌的

病人，就會感到惋惜，因為我知道他沒有希

望。

　我覺得我為人處世都是因為我得到很多

的愛，我從小當模範生，老師愛我，父母愛

我，我總有滿滿的愛，但是當我開始獨當一

面的時候，我突然覺得我要付出出去，把愛

給別人，讓別人也可以擁有很多的愛，一個

人是沒有資格享受這麼多的。

　我在當住院醫師的時候，有個九歲的小朋

友，也是肉瘤，已經截肢了兩次，但這次已

經擴散到他的肺部，所以沒有辦法截肢。那

個時候，我看了很不忍心，但是他滿冷靜

的，讓我反而不知道應該怎麼和他接觸，後

來我才慢慢學到一些技巧。

第一次見面

絕不說出癌症二字

　我的很多病人在之前已經診斷出是癌症，

懷抱李啟誠的母親，是父親往生後，支持他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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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我問他們，他們卻還是不知道自己

得什麼病，像這個時候，我通常會把親屬

請到病房的外面，先讓家屬坦然，我會說

「今天報告出來，這個細胞有異常的狀況，

它突變了...不算良性的，異常的細胞不斷

的生長中...」這個時候如果家屬問「是癌

症嗎？」，我絕對不會在第一次見面就說出

癌症這兩個字，只會強調是不正常的細胞。

如果有希望，我會鼓勵他們，如果沒有希

望，我會說可以用藥物控制，請保持正面的

心情，讓病患吃得好、睡得飽、心情好最重

要。

　其實癌症是一個很大的課題，除了頭髮以

外，每一個地方都可能會有癌症，而每個醫

院醫術都差不多，差的就只有在和病人的

互動上。我和病人的相處像是朋友，因此我

常常參加喪禮，常常在包白包。有幾次，我

快要下班，看到病患可能撐不過當晚，我就

把白包留給護士小姐;有好幾次，我在腫瘤

科的病患應該要送到心蓮病房了，但是我不

捨，我希望用更多的藥物，嘗試再給他們生

命的希望，然而這樣的做法對他們卻不見得

好。

生命的價值

在於互相取暖

　從父親往生的懵懂、到走腫瘤科面對死

亡，我覺得人生的無常就像置身在一個無邊

的冰窖裡，我們的相會可能很短，但生命的

價值就在於互相取暖安慰。很多的醫師站在

金字塔的頂端，醫療有護士相佐，病患及家

屬都聽他的，但這樣子絕對的權威是很容易

讓人迷失，迷失了自己作為一個人的本質。

而我，去過金字塔頂端，但是我選擇用我的

生命和他們做朋友，即使是短暫的夥伴。

編按：李啟誠醫師已於二○○三年十一月

中，前往美國西雅圖佛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

中(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進

行一年的臨床交流。

李啟誠對兒子滿盈的愛意，像是要將失去的父愛完全投

注在下一代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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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
方的山，像是記憶中故鄉花蓮廣闊的

山脈，前方蓊鬱成林伴隨著滿野的金

針花開，風一吹過來，輕撫著大地的臉龐，

山與林，揮灑出宜人的姿態，展現了對大地

的熱愛。

 這是一幅畫，一幅黃忠仁畫的油畫，而畫

外，也有一幅畫：下半身完全癱瘓的黃忠

仁，靠著還能控制的手臂力量，將兩隻拳頭

緊緊握著，拳頭裡有一枝畫筆揮汗的黃忠

仁，用這樣的姿態坐在輪椅上，一筆筆，刻

出了一幅幅畫作，也一筆筆，刻出了自己的

美麗人生。

　提起黃忠仁，花蓮慈濟醫院復健科所有的

復健師都認得他，身為復健科最模範的病

人，最先接觸到他的復健師陳美玉笑笑地

說：「當初沒有人有把握黃忠仁坐得起來，

而當初也沒有人知道，他會開始畫畫，還畫

得如此之好。」

一頁復健科的傳奇

民國七十七年，當時身為職業軍人的黃忠仁

因為海邊受訓的一場意外導致嚴重的脊髓損

傷，肩頸以下的肢體無法動彈，靠著手臂上

的點滴和鼻胃管的灌食維生，必須在咽喉氣

切才能呼吸，就這樣，渡過了五、六年的漫

長時光。

　來到慈濟之前，黃忠仁已經在其他醫院

復健了許多年，而當美玉問他：「能不能翻

身？」多年來躺在病床上的他只是睜著他的

阿美族人特有的深邃大眼睛，搖了搖頭。

　碰過了許多病人，也知道如黃忠仁這類的

病人是「不得不接受自己的病情」，美玉並

沒有放棄，她知道忠仁長年復健無效，心中

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但她只是問黃忠仁一句

話：「現在的你，可以做到什麼動作？」

　可能是由於忠仁與美玉同是阿美族，黃忠

仁很快便接受了美玉這位朋友，他的笑容一

天天更燦爛了，也開始接受了復健的痛苦療

程。這一段歷程，對忠仁而言，是一段與復

健師之間互相磨練的經驗，痛苦的部分先不

說了，而美玉、另一位復健師明月等人，都

跟他建立了真誠互信的好感情。

　有一次，為了鼓勵忠仁復健，幾位復健師

計畫要帶忠仁去看電影兼吃麥當勞，受傷多

年從未看過電影、吃過速食的忠仁記得，那

是侏羅記公園第一集，但美玉卻記得那天黑

暗的電影院裡，悉悉簌簌的怪聲，卻是黃忠

不完美的人生

完美的色彩
◆	撰文/邱定彬、江欣怡		圖片提供/慈發處、文發處

【黃忠仁的美麗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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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泣不成聲的聲音。

　兩年過去，忠仁每天都來，把握所有能用

的時間復健。一般像他這樣的病人還躺在床

上，但黃忠仁已經能夠撐起身子，到現在更

能夠完全照顧自己的生活起居。黃忠仁，完

成了不可能的任務，也寫下了慈院復健科的

一頁傳奇。

多舛的人生旅途

　追溯黃忠仁的生病歷程，讓人著實辛酸。

自發生意外後，行動不便的他只能躺在床

上，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身體，唯一能做到

的，便是轉動頭部。當時，黃忠仁亟需仰仗

別人的照顧，但也只能視人臉色過生活。而

忠仁的弟弟在喝了酒之後，對自己的親生哥

哥卻常常採取不理不睬的態度，放任他在床

上挨餓受苦。有時在神智不清醒、喝得醉醺

醺的狀況下，辱罵毆打忠仁更是稀鬆平常的

事。而家裡財務的困頓也無法提供一個完善

健全的照顧空間，全身肢體癱瘓的忠仁在如

此的環境下，開始失去對生命的鬥志。

　但偶然間，他在電視上看到了慈濟與證嚴

法師的報導，他想：怎麼會有一個這麼美好

的地方？於是他鼓起勇氣寫了一封信到靜思

精舍，不多時，玉里當地的師兄師姊便前來

叩門，關懷這位年輕的脊髓損傷者。

　然而，家庭的困噩和環境的複雜讓忠仁

只能在絕望無助的陰影下一天一天地苟延殘

喘。一天，他選擇仰藥輕生，在持續一個星

期的高燒痛苦折磨中，忠仁記起慈濟師兄師

姊們的鼓勵，在意識模糊的狀態下，忠仁仍

清楚堅定地告訴醫師：「我要轉院去慈濟醫

院。」

　當載送黃忠仁的救護車到達醫院時，醫院

已動員了多個跨領域的醫療相關團隊前來，

包括腎臟科、傷口護理師、護理人員、社

工和志工等。事隔多年，說起那個拯救他的

團隊，忠仁的眼裡還會發出光芒，他記得腎

臟科主任很用心、很親切的面容，記得傷口

護理師小蓉在他出院後幾次到羅東來看他，

還記得當時社服室的顏惠美師姊、黃明月師

姊、鄧淑卿主任和社工員賴怡伶，而這也是

他第一次跟慈濟醫院結緣。

沈睡的藝術細胞被喚醒

　離開慈濟醫院後，忠仁在院方的協助下

來到了宜蘭冬山丸山療養院，並在隔年年底

開始復健，但冗長艱辛的復健過程，讓腎功

能不佳又長期憋尿的忠仁再度回到慈濟醫院

進行治療，而這次，在泌尿科主任郭漢崇妙

手仁心地為忠仁進行手術後，便開始進行在

慈院的復健療程。這一次，讓忠仁結識了許

曾經全身癱瘓的黃忠仁，靠著自己的力量，打點生活

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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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復健科的朋友，也讓他真正重新看到自己

「可以做到什麼」！

　在兩年的復健過程，有一天，忠仁在走廊

上看到一幅靜思語：「不要小看自己，因為

人有無限的可能」，他下定決心，要讓自己

能夠照顧自己，不再依賴別人。

　就是這句「人有無限的可能」，在慈濟醫

院復健的同時，忠仁體內蠢蠢欲動的藝術細

胞，也突然被喚醒了。原本便對畫畫很有好

感的他，在花蓮慈濟醫院一邊復健時，也主

動開始要求接觸畫畫，並與花蓮一群肢體障

礙的朋友一起學畫。

突破困境的一擊

　離開花蓮後，黃忠仁重新回到丸山療養

院，這一次，他拜了當地一位著名的畫家沈

黃忠仁的畫作取材於自然，表現東台灣的細緻壯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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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榮為師，忠仁的藝術之途，逐漸大步邁

開。

　但人總免不了有怠惰習性，身體的不便讓

忠仁開啟運用繪筆抒發情感的窗口，然而，

也是因為身體的不便讓他有了不作畫的藉

口。當時，忠仁常常因為身體不舒服，而把

筆一丟，孩子氣的不想畫了！所以，畫作的

質與量一直都無法提升，然而在民國八十九

年初春，一個天氣還很冷的早上，還躲在

棉被窩裡的忠仁聽見療養院的工作人員來

喊他，說有電話，當時他勉為其難地掙扎了

起來，接過話筒後，家裡人一句：母親過世

了！讓心細敏感的忠仁幾乎承受不住如此的

打擊。

　由於長年的臥病在床，並遠走療養院，家

裡的兄弟姊妹幾乎從來沒有來看過忠仁，唯

一還會探望忠仁的，便是母親。每次來到療

養院，忠仁的媽媽總是千里迢迢地坐火車，

還大包小包地拎著補品來給他補身子，而後 

開始學畫，便是為了母親，忠仁想要讓母親

知道，這個孩子雖然身體不好，但還是可以

黃忠仁以雙手緊握著畫筆，一筆筆畫出美麗的色彩。



人醫心傳
二千零四年 貳月

第27頁

守護生命

很有用的。但母親過世了，生命中最重要的

人走了，已經沒有人會看他的畫，忠仁的意

志頹廢，作畫的意願完全降到冰點。

　一天又一天，整整一年，忠仁坐在他的

電動輪椅車上四處閒晃，有天，他到了山腳

下的聖嘉民啟智安養中心，那天院內收容的

中重度以上智能障礙的孩子正在畫畫，看著

這些孩子吃力地拿著畫筆試圖表達自己內心

的感覺，忠仁的心中流過了一道暖流。他看

著、看著，突然激動了起來，他想，如果這

些孩子能夠熱情地一筆筆地畫著，比他們都

能表達自我的自己，為什麼不做？為什麼要

放棄畫畫？

　當天，回到療養院，忠仁開始全力作畫。

他像著了魔似地，靈感如同豐沛的泉水汩

汩流出，用力也用心，一幅又一幅地刻下他

的情感與哀愁，半年內，他畫了三十幾幅作

品，而指導他的沈冬榮老師看到時甚至不敢

相信，忠仁竟然會在這短暫的時間達到這樣

的境界。

從一百公分高看出去的世界

　身在山川壯麗的東台灣，黃忠仁的畫筆

下，充滿了東部大塊風景的細緻也闊氣，而

在多年的持續創作下，忠仁也試著找尋自己

的風格，取材自大自然風貌的創作題材或是

如同印象派風格的個人寫實畫作，在在都展

現出忠仁看這個世界的不同角度。

　如今坐在輪椅上的忠仁，仍孜孜矻矻地提

筆不休，儘管坐在輪椅上，手腕及手指都無

法活動自如，但從一百公分的高度看出去，

忠仁觀望到的世界充滿著希望，充滿著重生

的喜悅，儘管畫作仍然誨澀，但這些昏暗仍

有化作光明的一天。

　編按：黃忠仁的畫作已於二月十八日於花

蓮慈濟醫院一樓走廊展出，為期一個月，歡

迎蒞臨欣賞。

多舛的人生讓黃忠仁的畫作，增添一份滄桑。


